
爱上京剧 刻苦学艺半夜练功

“小时候， 我家里没电视， 只有一台收音机。 那
时候， 我经常在广播里听杨春霞老师唱京剧， 觉得特
别好听。” 说起最初对京剧的迷恋， 于兰的眼睛里立
刻闪现出了幸福的光芒。

《黄连苦胆味难分 》 《家住安源 》 《乱云飞 》
……从收音机里传出的优美唱腔， 让于兰很是迷恋，
不知不觉中 ， 她悄悄跟着学了起来 ， 也就是从那时
起， 她喜欢上了京剧这门国粹。

“更巧的是， 就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 为庆
祝建党80周年， 重新复排了 《杜鹃山》， 我还得到了
杨春霞老师的亲授。 说实话， 当时杨春霞老师的腿刚
刚动过手术， 本应该多休息， 但她为了让我演好， 一
直在教我。 我做梦也想不到， 小时候就喜欢的老师，
长大后竟然会教我， 我觉得特别幸运。” 于兰兴奋地
说。

“京剧演员都是从小练功， 吃过的苦、 流过的汗，
都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于兰介绍说， 学戏时， 她
每天都要跑 “圆场”， 围着舞台或篮球场绕圈走碎步，
一年要磨破几双鞋。 那时， 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给她买
鞋， 她只能在鞋坏的地方贴上胶布或干脆直接穿着坏
鞋练。 即便脚上磨出了血泡， 钻心地疼， 也没有阻挡
她学京剧的热情。

“幸好， 当时我的姐姐于紫菲已经在部队文工团
工作了， 不时会邮寄回几双胶皮鞋给我穿。 虽然胶鞋
不透气又捂脚， 可那也比穿坏鞋好多了。 所以每次看
到姐姐寄胶鞋回来， 我都很开心。” 于兰自豪地介绍
说， 她的姐姐叫于紫菲， 17岁时就离开了家乡， 现在
不仅是海政歌舞团节目主持人， 国家一级演员， 而且
还是电影 《开罗宣言》 的总制片人以及宋霭龄的扮演
者。

因为血缘亲情， 更因为对艺术有着同样执着的追
求， 这对 “艺坛姐妹花” 的感情异常深厚。 但于兰却
透露说， 小时候， 有一次她陪姐姐去上艺术课， 姐姐
的老师想让她也唱首歌， 可她就是不唱， 姐姐有点不
高兴。 事后问她为什么不唱， 她直截了当地说， 自己
就喜欢京剧， 不喜欢唱歌。

1977年， 于兰考进哈尔滨文化艺术干部学校京剧
班， 学的第一出戏就是 《扈家庄》。 按过去考艺校的
标准， 她的年龄偏大了些。 而且当时她的父母并不支
持她走这条路。 “我父亲是知识分子， 他不喜欢我们
搞文艺， 说以后是知识社会， 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有立
足之地。” 于兰说。

在京剧班 ， 于兰为了练出成绩 ， 得到父母的认
可， 每天天不亮就偷偷起床， 拿着 “刀枪” 去排练厅
练功。 老师张蓉华见她好学， 又舍得吃苦， 于是倾囊
相授。 在一年后的汇报演出中， 于兰果然脱颖而出。
毕业后， 就进入了哈尔滨京剧院。

抓住机遇 一个晚上背会全部台词

20来岁的于兰初到哈尔滨京剧院， 虽然年轻， 有
活力， 而且功底也不错， 但是在经验丰富的老演员们

面前， 毕竟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孩子。 京剧院里的重要
剧目和主要角色都不敢让像她这样的新人来演。

当时 ， 哈尔滨京剧院要上演一出戏 ， 叫 《重圆
记》。 这出戏长达3个多小时， 戏里有两个主要角色，
一个叫春兰， 一个叫冬梅。 饰演春兰的青衣是个老演
员， 冬梅是另外一个年轻的花旦演员。 戏排完了， 距
离演出只有四天的时候， 演冬梅的花旦演员却不慎把
脚崴了。

那时， 这出戏的水牌摆出去了， 票也卖了， 却因
为演员受伤， 面临无法演出的窘境。 危机时刻， 京剧
院的副团长想到了于兰。 “我们副团长说， 青年队有
个小孩儿叫于兰， 没演过花旦， 但演过 《杨排风》 ，
是武旦的戏， 可以试试戏。 导演找到我， 让我把剧本
拿回家看一下。” 于兰说。

都说， 初生牛犊不怕虎， 于兰把剧本拿回家， 便
一个人开始背。 当时她的父亲还在家， 看到她一个人
在那嘀嘀咕咕， 便问她在做什么。 于兰解释完后， 父
亲便跟她对词。 只花了一个晚上， 她就把词全背下来
了。

第二天， 于兰见到导演， 导演跟她说， 你不用唱，
用你的感觉， 念词就行。 于兰却说自己不用拿剧本，
就这样她边唱 ， 边念白 ， 把自己不会唱的也背出来
了。 “演到一半的时候， 导演喊停， 跑到团部， 找到
团长说， 小于兰就是这个人物， 她都不用演， 她就是
冬梅。” 于兰开心地回忆着。

其实， 在此之前， 于兰从没穿过水袖， 而小花旦
的脚步也没在舞台上演过。 团里找了老师， 现教她水
袖花， 教她学唱腔， 其他演员配合给她搭戏。 三天之
内， 她就把这出戏练熟了。

“哈尔滨京剧院的观众对我们团的演员都是非常熟
悉的， 但他们看了 《重圆记》 后， 便问怎么之前没见
过演冬梅的这个演员呢。 团里人解释说， 这是以前演
刀马旦的于兰。 从那之后， 我个人事业开辟了新的行
当。” 于兰说。

那一年， 《重圆记》 不仅在剧场演了100多场， 于

兰还连续几年除夕登上哈尔滨电视台， 表演 “冬梅闹
洞房” 一段。 就连平日里， 不喜欢看京剧的观众， 也
通过电视 ， 认识了这位唱功和表演能力都不俗的新
人。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默默无闻的于兰一跃成为了
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

老戏新编 一人分饰两角演出彩

与那种刚一成功， 就飘上天的年轻人不同， 于兰
虽然已经得到了广大观众以及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
可她时时想着的， 却是如何能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1998年， 她到北京就读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 2001
年， 又调至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工作。

新的工作环境， 新的起点， 于兰却始终不能忘怀
曾经给自己和观众带来深切感动的 《重圆记》。 于是，
想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 ， 对 《重圆记 》 进行重新整
理。 这才有了后来让于兰名声大噪的 《兰梅记》。

“我希望把大儿媳妇春兰的部分按照梅派的端庄、
贤淑来塑造， 二儿媳妇冬梅的部分用花旦的调皮、 睿
智来塑造， 不一定按照派别来演。 根据我的要求， 编
剧孔文峣帮我整理了戏的唱词和要求， 基本上是为我
量身定做的。” 于兰介绍。

2003年， 于兰刚想启动 《兰梅记》 的排练， 正好
赶上 “非典”， 当时大家都人心惶惶， 她不好意思请
大家排戏， 计划搁置了。 2004年， 她又想启动， 正赶
上部队裁军 ， 一大批人要转业 ， 排练又只得作罢 。
“2005年， 我的计划终于启动了。 当时只花了15万元就
把这个戏拿下了， 这个戏成本低得创造了奇迹， 给战
士演出几十场， 特别受欢迎。 ” 于兰自豪地说。

《兰梅记》 的灵感虽然来源于 《重圆记》， 但故事
却是新编的， 讲的是婆媳关系。 戏中塑造了两个性格
截然相反的儿媳妇和一个前后不一样的婆婆———一个
逆来顺受， 一个巧舌如簧。 婆婆还是那个婆婆， 但先
是刁钻， 后是无奈， 三个女人一出戏， 跌宕起伏。

于兰在戏中， 一人分饰两角， 大儿媳妇春兰和二

儿媳妇冬梅， 表演十分精彩。 于兰告诉记者， 这出戏
的故事一点儿也不深奥， 但是很有看头。 大儿媳妇春
兰贤孝 ， 却未能为婆家延续香火 ， 横竖被婆婆小
瞧 ， 甚至百般虐待， 还在二儿子娶亲之前被驱逐出家
门 。 二儿媳妇冬梅未嫁之前对于婆婆的刁钻已有耳
闻， 与丈夫商量出对付婆婆的妙计， 花烛之夜大闹洞
房，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令婆婆吃尽苦头， 幡
然悔悟， 最后将春兰也接了回来， 夫妻重聚， 阖家团
圆。

《兰梅记》 的故事虽然简单、 朴实， 却浓缩了中国
人最真实的生活情感， 传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值得一提的是，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琴师， 梅派专
家姜凤山先生亲自为这出戏设计了音乐唱腔。

剑磨二十载 《兰梅记》 获金鸡百花奖

除了在舞台上展现精彩技艺， 2012年， 于兰还将
《兰梅记》 搬上了银幕， 筹拍了电影版。

“我们的创作经费很紧张， 所以我在做演员的同
时， 还兼任制片， 就是为了节省成本。” 于兰说， 拍
《兰梅记》 让她吃了不少苦。 因为不同于舞台版， 电影
要拍很多特写镜头， 妆容要更加精细， 化妆时间也要
长出一倍。 这样一来， 每天化完妆， 为避免花妆， 更
为了赶工期， 她经常要到下半夜拍摄结束才能吃饭。
每天都是饿着肚子拍十几个小时 ， 身体都快吃不消
了。 而且拍摄是顺时拍， 先拍温柔的春兰， 再拍活泼
的冬梅 。 在春兰的部分 ， 她的体能就消耗得很严重
了， 但到了冬梅的部分， 更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所以
压力很大。

另外， 因为电影时长比舞台版要短得多， 为了控
制时间， 电影版 《兰梅记》 浓缩了很多场次和唱腔伴
奏。 尽管如此， 于兰却丝毫不敢马虎， 还邀请到姜凤
山先生给予指导。

“姜先生当时已经90岁了， 为了这部电影， 他又重
新给我写了两段唱腔， 一句句教给我听。 当年8月份，

电影拍完了， 正在做后期， 11月份姜先生病危， 12月
份就过世了 。 他一直挂念这部电影 ， 却没有看到成
片， 这也是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 说到这， 于兰的眼
圈红了。

因为于兰对传统艺术的精致追求， 电影版 《兰梅
记》 成为了展示京剧艺术本体之美的一部佳作。 整部
戏人物8个， 演员7人， 用最少的人物结构涵盖了京剧
生、 旦、 净、 丑4个行当， 用最节约的方式， 最大限
度地展现了京剧的国粹之韵。

电影上映后， 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观众都对
其赞赏有加 。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在看完电影版
《兰梅记》 后曾说： 于兰表演的梅派风格的 《兰梅记》
中的兰和梅或许可以理解为于兰和梅兰芳。 据说， 戏
曲专家傅谨当时七八岁的儿子， 看到冬梅整治恶婆婆
的时候， 也笑得嘎嘎的。 这充分说明， 《兰梅记》 是
一部老少皆宜的影片。

都说十年磨一剑 ， 可是从 《重圆记 》 到舞台版
《兰梅记》， 再到电影版 《兰梅记》， 这把剑在于兰那
里至少磨了20年。 终于， 在2013年的第22届金鸡百花
电影节上， 《兰梅记》 和 《红楼梦》 并列获 “最佳戏
曲片奖”， 对 《兰梅记》 和于兰给予了又一次的肯定。

服务基层 脚崴了也要坚持站在舞台上

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中， 这些年， 于兰越来越忙
了。 除了在舞台上演出， 她还参加了中国文联的下基
层小分队， 每逢过年过节， 就会跑到基层演出献艺。
她还是中国戏剧家协会梅花奖艺术团的队员 ， 多年
来 ， 已经持续参与演出100多场 ， 全国各地都留下
了她倾心服务的身影。 而她服务的对象， 既有部队官
兵 ， 也有工人和农民 ， 既有普通市民 ， 也有劳模先
进。

让于兰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年， 她到河北衡水
参加一场露天演出活动。 “那场演出， 来了几万名观
众， 大家为了能看上演出， 提前几个小时， 拿着小板

凳占了位置。 当时是1月份， 室外天气很冷， 舞台还是
临时搭建的。 我从场上下楼梯的时候， 上面铺了毯子，
我没发现楼梯中间有缝隙， 脚直接踩了进去。 当时，
脚腕虽然钻心地疼， 可是我想观众这么热情， 我不能
就这样中途退场。 而且， 我们的伴奏带是提前输入的，
如果我的节目从中间停掉， 后面的演出就乱了， 而且
观众也会失望。” 于兰说。

之后，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于兰才把脚从楼梯
缝中拔了出来。 当她一步一瘸地走到舞台最前端的时
候， 却跟观众道起了歉： “不好意思， 下楼梯崴脚了。
我虽然脚很疼， 但是嗓子不疼， 接下来， 把 《穆桂英
挂帅》 送给你们……”

“那天， 从我开口唱， 掌声、 呼喊声， 就没有停，
一直伴随我唱完了 ， 走上大巴车 。” 于兰动情地说 ，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 作为一名艺术家和戏曲工
作者， 无论何时， 我想起来这件事， 都是对我心灵的
慰藉和洗礼。”

去年， “9·3” 大阅兵前， 她和同伴到阅兵村演
出。 正值端午佳节， 原本可以与家人团聚的她， 却在
阅兵村里待了一周时间， 连演了11场。 “大家往往会
跟我们说， 你们辛苦了。 但实际上， 最辛苦的还是他
们， 不管男兵， 还是女兵， 看到他们晒得像黑煤球一
样的肤色， 我就特别感动。”

其实， 下基层演出过程中， 收获无数感动的于兰
也曾遭遇小偷， 刚买的单反相机就不翼而飞了。 于兰
直率地表示， 当时虽然也会着急， 但是自己有一个宗
旨， 就是服务是第一位的。 “我身体上的伤痛和财产
上的损失， 都不会影响我为基层服务的决心。 我觉得
从事艺术， 就要有艺术家的胸怀。”

为普及京剧 推掉报酬不菲的商演

这些年， 于兰在京剧专业道路上发展的同时， 也
参加了不少电影、 电视剧的拍摄。

《关东大侠》 《关东女侠》 《偷鱼贼》 《深圳人》
《黑嫂》 ……许多影视剧中， 她都有区别于京剧舞台
上， 完全不同的形象和表演， 令人耳目一新。 尽管如
此， 于兰却表示， 京剧演员从小练功吃过的苦， 流过
的汗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偶尔拍拍影视剧是兴趣，
但要她放弃京剧， 放弃舞台， 她做不到。

“我骨子里最爱的， 还是京剧。” 于兰坚定地说。
多年来， 她身体力行地通过下基层演出的方式， 从事
着京剧推广普及工作， 为此多次推掉了报酬不菲的商
演。 有人说她是 “一根筋”， 她却说， 这是她的责任和
义务。

于兰表示， “年轻人大多喜欢时尚音乐， 但是我
不希望京剧只是 ‘花椒面’ 式演出。 所以， 演出前，
我总是跟观众说， 你们对民族艺术不了解， 我唱完之
后， 你们感受一下， 我们的国粹到底好不好。”

事实上， 她每次演出之后， 观众的反应都很热烈。
大家看她演出， 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我相信， 他
们听我唱梅派京剧， 会是一生难忘的记忆。 有了这个
记忆， 年轻的战士和观众再看电视时， 可能就会多关
注一下戏曲频道。 这样， 我觉得就为京剧普及做了点
实事。 ”

热心普及京剧的同时， 于兰还热心公益。 从1998
年抗洪救灾、 到近些年的地震、 冰雪灾害， 她都积极
地捐款捐物， 希望能给受灾群众， 多一点帮助。 前年，
她还救助了一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

“我是从网上获知这个孩子的消息的， 那个孩子两
岁多， 来自甘肃。 我知道， 小孩的先天性心脏病， 如
果及时治疗的话， 是可以治愈的。 所以， 我马上跟医
院取得了联系， 告诉他们这个孩子我来救助， 他的手
术费我来支付， 而且还签了合同。”

当记者询问于兰， 有没有想过将来孩子病好了，
长大了， 能回来报答她或者看望她。 于兰连说了几个
“不会”。 “做这些事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想要得到回
报。 那不在我救助人的前提范围内。 只是我现在有这
个能力， 而且我觉得用我劳动所得， 救一个人的命，
很值得。” 于兰说。

□本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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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兰：
醉醉心心京京剧剧 倾倾情情传传播播国国粹粹

和恩师姜凤山先生在一起《兰梅记》剧照 参加2015年 “9·3” 阅兵观礼 到基层慰问演出

出生于哈尔滨的于兰， 性格里有着东北人的直率和豪爽， 但是追求艺术的过程中， 却不敢有
一丝的马虎。

她醉心京剧， 曾师从张蓉华、 云燕铭、 孙荣惠， 拜师于童芷苓、 刘秀荣， 2012年更拜师梅兰
芳大师的琴师姜凤山先生学习梅派京剧。 她崇尚艺术， 将一部新编的传统京剧 《兰梅记》， 从剧院
舞台一路护送上了电影屏幕， 还获得了金鸡百花奖。 为了弘扬京剧文化， 她下部队、 进企业、 到
农村， 参与公益演出100多场。 因此， 她获得了首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全军新编优秀剧目
调演表演一等奖、 第三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四个100“最美志愿者” 等一系列奖项
和荣誉称号。


